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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医院的新法接生
□吴晓芳

四安姜氏小学
□何美红

端详照片中的张謇和张詧，细看每一个老师和学生，他们神态肃然而坚
定，正如他们对待医学、对待生命的态度，让震撼和感动直抵观者之心。

胡长龄的墨迹
□徐继康

赵曾望点评《石头记》
□赵一锋

姜氏小学，即姜氏私立初等小学校，是民国时期四安地区
唯一的一所私立小学。该校存续时间虽不足八十年，但自办学
之初就在族中子弟以及当地孩童中引领起崇尚读书求学的风
气，并以其办学成果为地方教育留下浓重的一笔。

综合《南通县校史汇编》等史料信息，该校前身为姜氏族
塾，由姜萼楼创建于1903年。姜毓琦，字萼楼，以字行，生卒不
详，光绪十九年（1893）入江阴南菁书院求学。再查《通庠题名
录》，姜萼楼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秀才，而其弟毓彬（璘之）则
在三年后入泮。

据姜与人（同善）生前所撰《姜氏校简史》手稿记述，姜氏族
塾由其祖父姜萼楼说服族人后发起创办，首批“招收学生30余
人，由姜氏聘请教员任教”。该校“将姜氏祖先施与寺院田产拨
入，作为校田”，即姜氏族塾以田租充当教员薪金与经常费用
等。另经公议，凡姜氏族人子弟，均可免费入塾求学。

随着新学的兴起，姜萼楼又联合吴思慎等人，于1905年2
月发起创办四安市立第一初等小学校（今为南通市韬奋小
学）。1908年，姜萼楼又捐出三间瓦房，由族人集资，建成新型
教室，按照新学标准对姜氏族塾进行改造，更名“姜氏私立初等
小学校”，并开始招收附近的农家子弟。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
姜氏校还借用民屋，改建成教员寝室和办公室，并置办学桌椅、
大小黑板及教学挂图、学生课外阅读书刊、风琴等艺体器材，成
为一处设施较为齐全的初等小学校。

作为一所地处村野的私立小学，有关姜氏校的记载极少。
但从有限的史料里，仍可大致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如比对清
末宣统年间《通州水陆道里详图》，所标“培木小学”即位于姜家
园，故“培木”或为该校曾用名。1912年《南通县教育会年报》之

“调查报告”显示，当年的姜氏初等小学校采“复式编制，但一年
级生系用单式”，时有教员陈玉书、姜达二人。另据姜与人记
载，该校于“1915年，聘姜作卿先生主持校务并任教员，彼时学
生已增至80余名”。不久之后，又聘姜萼楼次子、阚庵小学助理
教员姜渭臣（锦保，1897年生）为教员。1931年11月17日，时
任县督学的吴浦云曾到姜家园等地督导，当天还在此午膳，与
老友姜渭臣谈家常。1936年，学生数约百人。这一年，因所借
民房被收回，时任教员、姜萼楼之孙姜与人（其父姜渭清，任姜
园乡乡长，系姜萼楼长子）遂以私资建成砖木结构校舍三间。
1948年4月，姜渭臣因使用新四军书籍作教材而被捕。解放
后，学校更名为姜园小学，性质为民办公助，校长与教师改由地
方政府委派。1952年，学校转为公办，姜与人仍被委为校长。
1958年，姜与人遭受迫害，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其子女也不得不
辞别故园，背井离乡。学校后升格为完小，校舍也几经改造，但
终于1982年因被改建为石港铸件厂（属石港区教育辅导组）而
停办。

姜氏校的办学史虽然不长，但因其对族人实行免费，对乡
人采取低收费政策，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农家子弟的受教育程
度，以致到解放后扫盲时，该姜姓族户青壮年竟无一人为文盲，
其所在村则以最低文盲率而引人关注。同时，在毕业于该校的
学生中，也不乏在不同行业成长起来的各类英才：如著名数学
家、中科院院士严志达与当代诗人、原江苏电视台副台长白得
易（严志道）即出自该校；姜渭臣之子姜荷清则于1946年受委派
至台湾省民众教育馆工作；共和国将军严尔益、南通市人大原
副主任严绍恭等人曾于解放前后在此求学……然而，该校虽有
近百亩校田，但多系“易涝、易旱之地，足额轻微”，故1952年之
前赖此生存的姜氏校教师，其薪水“仅可达到一般公立校一半
稍多”。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能坚守清贫，作育英才，
其精神与作为，更令人钦佩。

如今，姜氏校早已物是人非，其校舍（厂房）几经拆改腾挪，
在不经意间已建成他姓私宅。但一百多年的校园旧址却仍保
持着原状：三面小河环绕，院子仅留南边一个进出口，门前是一
条与曲曲港河平行、东西走向的宽敞道路。——遥想当年的许
多孩童，不正是在这里接受熏陶，继而怀揣着人生理想，沿着这
路、这河走向远方的吗？

民国时期的童子军军装
□程太和

1919年，南通代用师范附属小学、唐闸私立实业小学等校
成立童子军。20年代，南通县各小学高年级大多设有童子军
课。1931年，江苏省在镇江（1928-1949，镇江为江苏省省会）
大检阅时，南通县童子军、海门县童子军、如皋县童子军参加阅
兵典礼。1933年6月，中国童子军南通县分会成立。

1936年10月，江苏省教育厅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规定
高、初中学生制服样式，高中学生为军训服装，初中学生为童子
军军装。对年满12岁以上的儿童进行纪律、礼节、操法、结绳、
旗语、电码、救护、炊事、露营等方面训练，灌输“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智仁勇”教育。1936年10月10日，南通县童子军在公
共体育场参加阅兵典礼。童子军军服是黄色的，船形帽，短裤
（女生着裙子），青色领巾。中队长、小队长、班长的臂章标志，分
别是三杠、两杠、一杠，白布底青色杠。童子军行礼用右手，食
指、中指、无名指伸直并拢，其余两指弯曲，大拇指尖搁在小指尖
上，象征以大扶小，以强扶弱。行徒手礼，右手置于额旁，右臂曲
折与头肩成三角形。持棍行礼，立定、稍息和行进间各有规定。
童子军功课除在操场训练和野外活动外，还在课堂上课，讲述童
子军史，学生们都知道，童子军是英国军官罗伯特·史蒂芬逊斯·
史密斯·贝登堡创设的，有的同学还能把贝登堡的英文全名（贝
登堡的英文全名是：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
Powell），逐个字母地背诵出来。此外，童子军的12个德目，
如：诚实、勤劳、勇敢等，任课老师在课堂上逐个讲解，要求学生
切实做到，这一种精神训练，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重要途径。童子军在北伐后有一段时期曾改称“党童军”。童子
军军服一直未变。

《石头记》又名《红楼梦》，后世文人
对其多有批注点评。赵曾望一生嗜书，
手不离卷，他在反复研读《石头记》后，在
书眉、空白以及每章后都有批注，密密麻
麻，蝇头小楷写得一丝不苟，洋洋洒洒几
万言。这个批注本线装十册，小开石印，
黄色封面，白色题签隶书“石头记”。

1913年赵曾望去世，藏书由其子
赵宗抃保管，其中也包括这套《石头
记》。 1915年赵宗抃离开掘港赴苏州
任教，藏书等一并带走，1925年后移家
上海。1947年赵宗抃逝世，藏书又由
其二子赵过之保存。1953年3月，赵过
之举家从上海迁到南通，祖父和父亲的
藏书又带到南通。赵过之长子赵芝田
对这套《石头记》爱不释手，为保护书籍
用油纸包了书皮。1968年 5月13日，

赵家的书籍字画等悉数被抄走，赵曾望批
注本《石头记》也在其中。1969年6月，赵
过之获得解放，家里查封物品解封，还发
还了一些物品，但一些线装书、字画不知
去向。至此，赵曾望批注本《石头记》下落
不明。

事也凑巧，笔者读赵曾望著《窕言》时，
竟然找到了两条关于《石头记》的记录，算
是稍稍弥补一下批注本失落的遗憾。

其一：《石头记》一书，俗谓之《红楼
梦》，本书并无此名，其措辞全仿语录，而又
多加助词，绝非不学之人所得而妄为也。
至于描绘人情物理，靡不尽态极妍，信能于
小说家中自树赤帜，后有留心于一代方言
者，舍其何征哉？王雪香又为之评赞以辅
翼之，亦文人游戏三昧也，可以并传矣。

其二：王雪香评《石头记》其未经道破

之灯谜，皆为释明。惟《怀古》十诗，隐俗物
十件，未能全释。余代释之。其一“赤壁”，
蚊子灯也。其二“交趾”，铜喇叭也。其三

“钟山”，耍猴儿也。其四“淮阴”，纳宝瓶
也。其五“广陵”，剔牙棒也。其六“桃叶
渡”，门神纸也。其七“青冢”，墨斗也。其
八“马嵬”，肥皂也。其九“蒲东寺”，竹帘
也。其十“梅花观”，纨扇也。此中唯耍猴
儿，似非物件一类。

第二条因涉及《红楼梦》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中的十个谜语，颇为
有趣，谜底又多有争议，故常被研究者提
及，第一条关注者反而不多，其实我们倒是
可从中窥见赵曾望对《石头记》的一些观
点。赵曾望对《石头记》极为推崇，虽为旧
文人，却不为旧俗观念束缚，不单单认为
《石头记》是才子佳人小说，其在小说界的

地位极高，可谓是“赤帜”，即典范的地位。
作者也非一般等闲之人，人物事件描写得极
美好。

赵曾望在记录里两次提到王雪香，可见
他所读的是王雪香《石头记》的评本，在王的
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王雪香，即王希
廉，苏州吴县人，生活在清中晚期，旧红学代
表人物，与张新之和姚燮并称清代《红楼梦》
三大点评家。十个谜语中王雪香猜了第二、
四、五、六、七、十，其中第二、十与赵曾望相
同。今人周汝昌、刘心武等所射谜底与赵曾
望基本相同，故学界普遍认为赵曾望的所射
谜底接近正解。

《窕言》中关于《石头记》的见解颇为珍
贵，可推测他点评的《石头记》应该有一定学
术价值。但评点原本现已丢失，不知是否还
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我对状元的墨迹素来不感冒，曾经
遇过不少，什么缪彤、韩菼、王杰、石韫
玉、翁同龢，有的很罕见，但还真没动过
一点心思。就说张謇，这些年来我所碰
到他的墨迹少说也有几百件，硬是没下
手买过一件。不是东西不好，我的兴趣
一直在清代学人的身上。

不过，敝箧中还是有一件状元的墨
迹，胡长龄的一首五言绝句。他是乾隆
五十四年（1789）的第一甲第一名，也是
南通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我买他，倒
不是为了他，那是一本册页，他的墨迹是
其中一开。

一次西泠印社的春季拍卖会上，有
一本《空山长啸》册页引起我的注意，乾
隆时通州画家谢谷为“墨庄四兄”画了一
幅《游黄泥山图》，在后面的十张册页上，
一共有二十一位诗人为之题诗，其中就

有胡长龄。这位“墨庄四兄”是谁？拍卖图
录中没有说明。我在上海的一位朋友以超
过估价的三倍将其拍下，他是南通人，他告
诉我，他就是冲着胡长龄去的。

“墨庄四兄”不是别人，正是东皋印派
的代表性人物乔林。为之题跋的也多是通
州、如皋地区的著名文人，如徐攀龙、徐观
政、仲鹤庆、黄瘦石、徐邦殿、江片石、管涛、
宗孔思、吴廷燮等人，当然也有钱泳、徐嵩
等一些当世名士。在诸多题诗中，有胡长
龄一首五绝：“独有物外人，搜奇剔石骨。
一啸万山青，苍茫立秋月。”

胡长龄比乔林小二十七岁，属于乔林的
晚辈。乔林去世后，他曾用小楷恭录钱大昕
所撰的《乔墨庄先生传》，计八页四十三行五
百余字，一丝不苟，落款是“赐进士及第、诰
授朝议大夫、国子监祭酒、前日讲起居注官、
翰林院修撰、侍讲学士、眷同学愚姪胡长龄

顿首拜书。”他对乔林是十分敬仰的。
胡长龄与乔林的交往，已不见诸文字，

但他与乔林的次子乔普（字云客）的诗文往
来却历历在目。嘉庆二年（1797），他曾和
乔普、仙培诸子修稧于如皋辛夷馆。嘉庆
三年，胡长龄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提督山
东学政，比他大四岁的乔普被延之幕中，也
随他一起赴鲁。胡长龄在《登泰山纪所游
历用十五咸韵》诗中记载了同登泰山者，就
有孙奎、乔普、金笏山等人。嘉庆四年，胡
长龄又有《沂水道中，上巳，和云客韵》，可
知在山东这两年，乔普和他始终在一起，且
唱和不断。直到嘉庆十二年，胡长龄在为
乔普题《层云荡胸图》时，首句“我昔东上日
观峰，于时云客曾相从”，还回忆两人在一
起的快乐时光。

根据黄楚桥《东皋印人传》记载，尚书
彭元瑞曾献乔林的竹根印于乾隆皇帝。胡

长龄与彭元瑞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受知于
彭元瑞，女儿就嫁给了彭元瑞的孙子彭邦
畯。乔林游京师，即馆于彭元瑞家。嘉庆
《如皋县志》乔普小传中记载：“少游京师，见
赏于彭文勤尚书，尝主其家，考据、选征之
书，多出其手。”乔普是随父进京的，由此推
断胡长龄与乔林早在京师时就已相识，可惜
他乾隆五十二年之前的文稿皆已散佚，连这
首五言绝句也未曾收进他的《三余堂存稿》。

朋友知道我喜欢乡贤，将这本册页割爱
给我。又有朋友知道我对状元墨迹兴趣不
大，出高价单买胡长龄这一开。他是识货
的，知道胡状元的墨迹可比张状元稀罕多
了，但我毫不犹豫一口拒绝了。今天许多字
画商喜欢把一本册页拆开来卖，以得善价，
我就曾目睹他们拆散过好多本。为了几两
碎银，把几百年的东西打散，棒打鸳鸯，说起
来就是千古罪人。

张謇十分重视教学和实践环节。他
强调“将欲行之，必先习之，有课本之学
习，必应有实地之经验。”医学作为一门专
业的科学，面对人身性命，必须万分慎重，
医学生所学的科目繁多复杂，必须要有相
应的实验器具、医院实习等。1912年，张
謇和张詧委托熊辅龙创办通州医院附设
医科学校，以培养医学人才。从当时的招
生简章来看，初始办学的规模不大，张謇
坚持面向全国招生、严格把控生源质量，
走的是精品化培养人才之路。1914年，张
謇为医校题写校训“祈通中西 以宏慈
善”，这与医院、医校中西兼容并包、相互
渗透的办学办院宗旨一脉相承，放眼当时
的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张謇的这种办学理
念是独树一帜的。

张謇不仅创办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
校培养医学人才，同时也和张詧多次投入
资金建设扩大医院规模，支持鼓励医院培
养人才、为医学生提供实习场所。1913年

5月，张謇亲自选定地址，和张詧又出资
16400余元，购买土地11.7亩，新建南通医
院。根据《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
建成后的医院计一等病楼3幢、二等病室
10间、三等病室14间、诊病室23间、传染
病室5间、解剖室3间、洗衣消毒室2间、浴
室4间、甬道7间、厕所2间、门房2间、天
水池一座。建筑费用1.59万元，医疗器械
购置费1300元、其他设施费用1160元，均
由张謇、张詧支出。

建院初期，南通医院设内科、外科和
妇产科。妇产科的医生是熊辅龙的爱人
——同样毕业于日本千叶医校的熊谈松
雪女士。熊女医生的到来，推动了苏北地
区的新法接生。民国四年（1915）六月二
十四日《通海新报》上登载了一封感谢
信。这是一名产妇的丈夫叫吴戟门的人
所写，信中说：“我的妻子上一次生孩子，
因为接生婆技术不精的缘故导致其元气
大伤，卧床几个月后方能下床，因此对生

产心存畏惧。这次又要生产了，我们害怕
重蹈覆辙，整日忧心不已。恰好听储铸农
先生说，南通医院的熊女医生在产科方面
非常精通，储的妻子前段时间生产，就是
熊女医生帮助接生的。产前，孕妇安静地
躺在产床上，熊女医生一边接生一边安慰
鼓励，产妇的烦忧随之减轻；产后，产妇竟
然安然入睡，生产的痛苦全然不见。熊女
医生采用新法接生，既稳妥舒适又安全快
捷，这与中国以往的接生方法截然不同。
我听了之后，很是欣然。等妻子足月了，
便即刻送往南通医院。”

吴戟门又对生产的场景进行了回忆，
他说：“妻子生产时，我在旁边陪伴，目睹
了整个生产过程。只见产室环境整洁舒
适，各类器具应有尽有、摆放井然有序。
接生时，熊女医生从容镇静、忙而不乱，她
一边接生一边指导旁边的实习学生，两事
并行、井井有条。熊女医生只是一个二十
余岁的妇人，竟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娴熟
的技术、镇定的气场，令人佩服不已。”

回望那个时代，本地民众习惯以旧法
接生，而负责接生的产婆缺乏基本医学知
识，对人体构造知之甚少，不知消毒、妄自
动手，产妇难产甚至丧命者时有所闻。据
民国四年七月十四日《通海日报》报道：

“南通医院熊松雪女士，曾就学于日本千

叶医校，随藤博士研究数年，归国后先后接
生达30余人，既无临盆坐灰袋之苦，亦无
产后疾病之险。受其益者深感其恩。今熊
松雪女士立舍身之宏愿，救妊妇之苦厄，无
论住院往接皆可。医金不计较。富者随意
捐助院费，贫者不取分文。”

这段文字不仅清楚地记载了熊女医
生在南通医院施行新法接生——“立舍身
之宏愿，救妊妇之苦厄”，同时也彰显了张
謇先生慈善为民扶危济困的办院情怀
——“贫者不取分文”。而慈善的理念并
不仅仅是“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渔”，
更要绵延发展。1915年2月，南通医院在
东寺西侧新设产科传习所，学制一年，首
届收招30人。1922年、1924年南通医院
附设助产看护讲习所第一届、第二届毕业
生合影还存世。端详照片中的张謇和张
詧，细看每一个老师和学生，他们神态肃
然而坚定，正如他们对待医学、对待生命
的态度，让震撼和感动直抵观者之心。据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志（1911—1987）》记
载，第二届助产看护讲习所一共有19名
毕业生，医院留用数名。广州有一位名医
致函医院，以160元的月薪，聘请了两名
毕业生。由此可见，医院所培养的助产看
护生的质量和水平。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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